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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话 /

沪语中古语

骑竹马和遛饭瓜

老里八早

人立山下看晚霞 文 / 沈一珠

文 / 叶世荪勿大灵光叫“单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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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语趣谈

文 / 黄顺福

    搿两天，苏州人有福气了，木

渎古镇，天平山浪，西北风稍许吹
一吹，满山枫叶就红红火火了，远

远交望过去，蓝天碧水，红叶铺天
盖地。

实在是叫人去仔还想去，看
仔放勿落。像阿拉几个外地人，特

特为为赶到伊面，看一天，住一

夜，覅以为迭能就算过足念头。
喏，阿拉苏州同学阿季，扛仔照相

机，早浪上班前头，去一沓，夜到
下班后头，再去一沓。伊镜头下头

个枫叶，也实在是灵光得勿得了：
逆光里个枫叶，亮得通透，顺光里

个枫叶，红得艳丽；或者有蓝天衬
托，像红云朵朵；或者辣碧水里成

倒影，像片片红霞。引得同学当中
骚人墨客诗兴大发，一歇歇拨伊

一句：“日拍红枫三百张，不辞长
作天平人”；一歇歇又赞伊一首：

“彼拍枫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拍枫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拍枫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当年，范仲淹十七世孙范允

临从福建运一批枫树种辣此地，
一定是想让范家祖茔青山长绿。

伊也肯定呒没想到，从此，就有了

“天平红枫甲天下”个美名。
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天平

山就是一例。

    最近上网看到有人遛白菜，

让我想起小辰光骑竹马个事体。
讲起来，骑竹马是一种历史

悠久个游戏，据说南宋辰光就有
了。所谓竹马，其实就是一根细竹

竿，长短 1米左右。白相辰光，用
两腿夹牢竹竿，一手扶竿头，竿尾

拖辣地浪向，小步奔走。记得当年

有小朋友觉得骑竹马还勿够威
风，所以还要牵只宠物，结果有人

牵一棵白菜，有人牵一根萝卜。我
最威风，牵一只黄狼饭瓜。呒没想

到拨阿奶看到，跑过来就打我一
记头塔，讲：“要留种嗰，侬哪能拿

黄狼饭瓜白相！”
黄狼饭瓜长得像根短棒，头

小柄长，瓜子少，熟了以后表皮黄
颜色，像煞一只黄鼠狼。记得有一

趟，阿奶用黄狼饭瓜搭配大米、豆

油、黄豆、一眼眼咸肉，烧了一镬子
咸酸饭，结果我吃得撑牢了，味道实

在太好。后来为了留种，阿奶拿黄狼
饭瓜个瓜子搭稻草灰拌糊，裹仔湿

烂泥，贴辣墙壁浪，伊讲迭能勿会变
种，也勿会拨阿拉炒来吃脱。

据说饭瓜里有邪气丰富个果胶

和微量元素，勿但能保护胃粘膜，加
强肠胃蠕动，还能活跃人体新陈代

谢、促进造血功能。黄狼饭瓜是饭瓜
中个珍品，有“饭瓜大王”之称。前几

天，朋友辣一家大饭店请客，上来一
只菜，半圆形，黄橙橙，扣辣盘子里，

大家侪勿认得。服务员上来用筷子
一拨，外皮自家就落下来了。迭个是

黄狼饭瓜特有个本事，呒没想到黄

狼饭瓜摇身一变身价飙升。

    上海人说品质欠佳，常会

用“单料”一词。许多人认为“单
料”就是指用单薄材料制作，自

然品质很差。然而，计较材料厚
薄是工业化之后的事，而上海

话里的“单料”却能追溯到古
代，那时的“单料”是指什么呢？

其实，上海话里的“单料”

只是读音，写成文字有多种形
式。在《上海方言词典》中有发

音相似的“丹老”。在《上海话大
词典》中写作“呆佬”。《自学上

海话》中写作“单牢”。笔者以为
该词原形当为“酉單酉勞”，承自形

容浊酒的“箪醪”或“单醪”。
一般以为，古代“单”与

“箪”通。春秋战国时代有广为
流传的“箪醪投川”、“箪醪劳

师”的故事。战国时的《吕氏春
秋》说：“古之良将，人遗之单醪

输之于川，与士卒从下流饮
之”。这和唐代李善所说的“昔

良将之用兵也，人有馈一箪之
醪，投河，令众迎流而饮之”是

一回事。那个盛酒的“箪”，当是
水瓢，而非通常所指的竹篓。竹

编容器不适合存放液体，否则
便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醪是一种带糟、带渣滓的

浊酒。春秋战国时酿酒技术有
限，以之犒劳军人无可厚非。汉

唐以后，醪酒已不再算是佳饮
了，好酒须称“醇醪”“香醪”“芳

醪”；连包装都不讲究的一瓢
“箪醪”就更是拿不出手了。唐

代《玄怪录》有“敢具单醪，以俟

憇息”的说法，意思是自谦备下
了薄酒，让你停下歇歇脚。也是

唐代留下的独孤及《水西馆泛
舟送王员外》诗：“单醪敢献酢，

曲沼荷经过。”同样是用“单醪”
表达不成敬意的心情。至此，除

了仍有军旅中“投川劳师”的意
味外，“箪醪”似已成为欠佳、差

劲、劣质的代称。在这种背景
下，明代梅膺祚编撰正俗兼收
的字典《字汇》时，收录了民

间创制的“酉單酉勞”一词：“酉單，

都艰切，音单；酉勞，郎刀切，

音劳。酉單酉勞，浊酒也。”

现在“酉單酉勞”两字已

然少见。《汉语大词典》
有“酉單”字，释为不好的

酒。《中华字海》有“酉勞”
字，释为“醪”的异体字。

在上海话中依然能

听到“单料”，

只是写法

各不相同。

    前几天看到 2020 年上海

春季高考下月举行个新闻，忽
然又想起当年参加高考个事

体。碰巧老班长金同学也辣朋
友圈里晒出了伊参加 1979 年

高考个准考证，班级群一下子
闹猛起来。

当时我是应届生，埃

歇辰光考场离阿拉屋里比

较远，交通呒没搿歇好，中
浪向吃饭休息侪蛮伤脑

筋。我阿姐就托单位同事
个姆妈照顾我，伊拉住个

石库门房子离考场比较
近。我考进大学以后，就上

门感谢过搿位老人，今朝

想起来仍旧邪气开心。
萍和我一个寝室，伊

比阿拉应届生大了好几
岁。据伊讲，中学毕业以后

就被分配到郊区种地，后
来高考政策一出来，伊拉

侪用足力气复习。到了考

试搿天，伊要去个考场辣

松江县城里，路程勿短，萍
心思灵活，除脱文具还多
带了一听奶粉，可以临时垫饥，

后来果然派上用场。
金班长当时也是历届生，

辣上海街道工厂上班。伊点赞
萍：“还是侬想得周到。我上半

天考好以后还要回到屋里自家
弄中饭，吃好以后再去考场考

试。三天侪是搿能奔波。”

讲到吃，应届生江枫印象
特别深个是高考前头一天，阿

爸特地关照姆妈，去菜场用肉
票买一点肉改善一下伙食。

和江枫同龄个男生李明附
和：“我上半天考好，中浪向就

吃了一只一角洋钿个面包，再
加一瓶一角三分个桔子水，待

遇算是相当好了。而且，阿爸还
专门为我准备了一盏八烛光个

台灯，方便看书复习。”
萍讲每一个经历过当年高

考个人侪有一段难忘个记忆：

第一天考

语文，进
考场前伊到考场

旁边个弄堂里寻公
共厕所，一勿当心误入

男厕，结果落荒而逃，直
到坐进考场仍旧心里别

别跳。第三天考政治，考
场附近有一家工厂用高

音喇叭放京剧《智取威

虎山》，结果考场里个
考生侪是一边哼曲子一

边写考卷。
大家聊到搿搭，蓝同

学也发言证明：伊记得高
考第一天考语文，伊拉考

场外面就有高音喇叭放印
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

兹之歌”，假使放到现在真
是无法想象。金班长当过

中学校长，伊讲现在高考
侪是家长送考，还有警察

叔叔维持秩序，甚至实行
交通管制。萍同学讲，当年

考试结束，伊坐长途车回

到徐家汇汽车站已经夜里
十点钟了，看到姆妈还坐

辣车站里等伊，伊激动得
眼泪水溚溚渧。
何同学当年也是应届生。

记得高考第一天早浪，伊一早
出门，呒没想到平常走个小路

浪多了一条大沟，前一天夜里
还落过雨。伊心想：我不相信搿

条沟能拦牢我，我一定要跳过
去!跳过沟，何同学心里对自家

讲：高考也一定会成功！伊姆妈

有块新个“钟山”牌手表拨儿子
看考试时间。姆妈讲假使儿子

考上大学，“钟山”牌就是奖励，

反之手表还是要还拨姆妈。何
同学全名何全胜，果然全胜，

“钟山”牌一戴就是 10年。
我也有块“孔雀”牌手表，

当年阿姐省吃俭用，省下一点

钞票拨我上大学。因为当时上
海产个手表侪要凭票供应，所

以就买了外地牌子。虽然现在
手表指针不动了，但是姊妹情

深一直埋辣我心里。

    如果两个人互相欠

账，且金额相差不多，则
可以互相抵消，用上海

话讲就是“搨鐾”。
《字汇补》中写道：

“鐾，音避。治刀使利
也。”意思是，农家的菜

刀不够锋利了，就在水

缸沿儿上鐾几下。以前
理发店里都有一根长条

形的“鐾刀布”，剃刀钝
了，剃头师傅就把剃刀

在上面鐾一鐾，上下摩
擦几个来回，剃刀就又

能用了。这一上一下的
动作，看上去就好像两

相抵消。事实上，类似反
复摩擦的动作都可以称为“鐾”。

常用针线的人将缝衣针往头发上
鐾一鐾，那是沾微量头油，利于行

针。“鐾自来火”是指划火柴。“鐾
墨”是指用毛笔沾墨汁。“鐾牙齿”

是指用牙签剔牙。
《红灯记》中有一句著名的台

词：“磨剪子来，戗菜刀⋯⋯”因为

他们有一把硬度很高的戗刀，可
以用来铲薄刀刃。而以前南方小

巷中也常听到磨刀人的叫卖声，
却是：“削刀，磨剪刀”，也有说法

是“碬刀，磨剪刀”。“削”与“碬”同
音，究竟是“削刀”还是“碬刀”，各

有各的说法。如果是“削”，那么与
“戗”同意。如果是“碬”，那么按

《说文》的说法是指“厉石”，也就
是磨刀石，说明南方磨刀人的这

份买卖注重的是磨刀。

有趣的是，还有一个与磨

刀有关的俗语：“大旱不过五月

十三”。这个俗语在国内许多

地区都有流传，意思是哪
怕之前遇到大旱天气，但

到了农历五月十三往往

都会下雨。据说关老爷要

在农历五月十三磨他的
青龙偃月刀，而磨刀需要

蘸水，免不得就会
洒落星星点点，

落到凡间就
成了雨。

    前几天阿爸辣网浪购买

了一双黑颜色个皮鞋，收到
货以后伊试穿了一下，觉得不

适宜，仔细看了看，发现店家发错

尺码了。我对伊讲：“搿能家个网
店太勿负责了，做事体马马虎虎，侬

一定要给伊一个差评。”阿爸笑了
笑，呒没讲啥。过脱几天，我辣网上

看到阿爸居然给搿家网店一个四星
好评，我勿理解，就问阿爸为啥搿能

做，阿爸笑嘻嘻讲：“搿家网店一个
月要卖出三千多双鞋子，出点差错

也是难免嗰，人家已经诚恳道歉，阿

拉协商好了，搿双鞋子可以换，店家
负责运费，既然对方态度诚恳，我当

然要给好评，扣脱一星是因为毕竟
出错了，我拿过程写清爽了，也是对

其他消费者个提示。”“但是搿能寄
来寄去总归是一桩麻烦事体，侬本

来可以早点穿到合脚个鞋子个呀！”
我讲。“覅紧，覅紧，早穿几天晚穿几

天呒没啥区别。”阿爸边讲边摇手。
因为搿桩事体，阿拉屋里一致

同意授予伊“好评师”个头衔，阿爸

听了还有点得意。

上个礼拜天，外面落大雨，姆妈
不方便出门买菜，到了中浪向，阿爸

就为大家点了外卖。呒没想到，左等
右等，约定个送货辰光已经过脱一

个多钟头了，外卖仍旧呒没送过来。
我饥肠辘辘，连声讲：“我要投诉搿

个送餐员，给他差评，迟到介许多辰

光，真是勿拿顾客当回事。”阿爸对
我摇摇手，讲：“覅急覅急，饭总会送

过来嗰。”等外卖送到了，阿爸呒没
指责送餐员迟到，相反给了送餐员

一个好评，还辣评价留言里感谢送
餐员。我愤愤不平，对阿爸讲：“搿个

送餐员耽误了阿拉吃饭，侬哪能还
给伊好评呢？”“侬呒没看到伊即使

穿了雨衣还是被淋得浑身汤汤渧？
你呒没看见伊眼睛里个歉意吗？我

从伊手里拿外卖个辰光，伊个手是
冰冰冷嗰。”阿爸又讲：“搿个小伙子

辣城市里打拼勿容易，一个差评就
相当于白忙半天，阿拉还是对人家

宽容点吧！”阿爸个言话也打动了
我，伊拉这辈子真个是待人真诚，心

地善良，处处为别人着想。
前几天阿拉搿栋楼个物业管理

员小黄拿了一张物业服务评价表挨

家挨户敲门，请业主为伊打分。阿拉

拿到评价表以后，我和姆妈侪主张
拨小黄一个中评，理由是阿拉向伊

投诉过一楼开餐馆，油烟噪声扰民
个事体，但是一直得勿到解决。阿爸

却坚持拨小黄好评，阿爸也说出了
伊个理由，总个来讲小黄对业主个

物业服务还是蛮尽心尽力嗰，每天

侪可以看到伊辣楼里忙东忙西，至

于一楼餐馆油烟噪声扰民个事体，
小黄也好几次寻餐馆老板协调，甚

至还因此拨餐馆里个人打了，小黄
办事能力可能差点，但态度还是相

当好嗰，毕竟伊是年轻人，社会经验
少，应该拨伊一个好评，鼓励一下。

阿爸个言话让阿拉连连点头，一致

决定拨小黄五星好评。
回想我同阿爸辣一道个日脚，

伊搿个“好评师”始终待人宽容大
度，搿种善良虽然呒没啥轰轰烈烈，

但渗透了生活个方方面面。阿爸讲
生活原本就是细微琐碎，做一个“好

评师”，感觉蛮好，搿并勿是勿讲原
则个退让，只是辣小事浪向多为别

人想一想，予人玫瑰手有余香，不吝
啬自家个好评，能辣风雨交加个日

脚里温暖更多人个心。


